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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老兵 致敬英雄”公益行动

策划：张徽贞 周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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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桢高张树桢高张树桢高地地地”””

齐斐斐 赵华英

在今天的北京市延庆区东南方向，
昌平区与河北怀来县的交界处，有一处名
为“黄楼洼”的山峰，海拔1439米，属
长峪城下七隘口之一。在“黄楼洼”西
南，有一处小山，名为“张树桢高地”，
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一位少将
团长而命名的。这位名为张树桢的团长，
他的家乡是河间南留路村。

张春杰是张树桢的重孙辈，身为教
师的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红色文化。在
保定军校第九期同学录中，他找到了张树
桢的名字，并收集了大量关于南口战役的
文史资料。

1937年7月底，日寇占领北平、天津
后，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展开侵略。
南口镇位于北京西北45公里，地处燕山
余脉与太行山交汇处，南北两侧则是筑于
高山脊背的内外长城，山上仅有羊肠小道
穿行，被称为“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
门，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

1937年8月，日军调遣重兵扑向南口
镇，意图从此侵占山西，进而控制整个华
北。当时的国民政府命令中央军及附近中
国各抗日军队向北平推进，中国守军在南
口及长城一线集结了6万多人的部队，与
7万日寇精锐部队展开一场激烈的拉锯
战。

张春杰说，张树桢自参军后很少回
家，直系亲属都在外地，少有联系。张树
桢1919年8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23年8月毕业后到晋军服役，在晋军从
最基层的排长、连长一路升职至营长、副
团长。1937年任陆军第 72师 416团上校
团长，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
随第72师师长陈长捷将军，从晋北一线
进驻怀来县镇边城，以屏障南口侧翼，阻
击日军沿平绥路西进。

我军在南口和居庸关顽强抵抗，日军久
攻不破，遂向西寻找突破口。敌军凭借火力
优势，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我军右翼阵地
被攻破，日军进抵镇边城、横岭城、骡子圈
一线。张树桢奉命增援，敌我两军于8月21
日在骡子圈一线展开激烈战斗。

8月22日，第四师骡子圈阵地失守。
张树桢闻听消息，心急如焚，当即率领部
队增援。欲夺回骡子圈，非要站稳850高
地不可。张树桢指挥第一营猛攻 850高
地，第一营李营长身受重伤，不幸牺牲。
万分火急之下，张树桢又把第二、三营派
上前线，日寇在空中火力支援下猛攻，枪
弹如大雨倾泻在我方阵地上。三营营长孙
瑞祥壮烈阵亡，阵地被敌方占领。张树桢
不甘心败退，决定乘天黑之机，夺回阵
地。在冲锋之前，张树桢对官兵讲话：

“保家卫国乃军人天职，神圣领土一寸也
不能丟，我们定要把阵地夺回来，不成功
便成仁！”

在夜色的掩护下，敌方的枪炮优势
部分失去，张树桢带着敢死队冲去，经过
一夜的白刃血战，终于夺回阵地。此时张
树桢腿部已负了重伤，简单包扎后，在卫
士搀扶下，又亲上高地，命令团副和二营
长加紧筑牢工事，作好防守准备。果然，
半夜时分，日寇以密集炮火发起进攻，双
方在阵地上混战成一团。面对强敌进攻，
第416团一营官兵拼死防守，终因敌我兵
力悬殊，全营官兵战死在850高地，无一
缴械投降。此次激战，850高地两度失
守，张树桢也壮烈牺牲，以身殉国，年仅
39岁。

张春杰说，张树桢临终前，胸部、
腿部连中数弹，仍命卫兵扶他上山，不忘
书写作战报告。当时，他坐在地上，忍住
剧痛写到：“850 高地夺回，职重伤不
支，部队和阵地，命团副……”最终，
团副的名字尚未写出，张树桢便因失血过
多、身体不支，牺牲在850高地上，报告
也成绝笔。为了追念他的英勇和功勋，张
树桢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少将。850高
地也被命名为“张树桢高地”。

这场与“淞沪会战”齐名的南口战
役，整整浴血奋战18天。最终中国军队
虽败犹荣，以伤亡3.3万人的代价，歼敌
1.5万人，阻滞了日军西进南下的计划，
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3个月亡华的妄想。
1937年9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
放》发表短评：“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
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
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
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黄骅市旧城镇霍马口村的一个
农家小院里，居住着曾参加过开国
大典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九旬老兵
郑秀桐。“这是我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获得的三等功证书，这是抗美
援朝纪念章……”那张三等功证
书，纸张早已泛黄，却被老人一直
精心珍藏，因为它承载着他的峥嵘
岁月。

1948年，17岁的郑秀桐参军
入伍，成为坦克兵第一师摩托化步
兵团的一员。1949年，参加了开国
大典阅兵。为了能在天安门城楼前
整齐亮相，战士们练得异常辛苦。
从稍息、立正、齐步走开始，每步
步幅都严格控制在75厘米。

郑秀桐回忆，那时正是北京最
热的时候，高强度训练下，不少战
士都晕倒在了训练场上。尽管时间
紧、任务重，但所有战士热情高
涨，白天练不够晚上接着练，脚上
起了泡挑破接着练，脖子晒脱了
皮，撕下来接着练。

1949年 10月 1日下午 3点，阅
兵仪式正式开始。此时的天安门已
是人山人海。已经准备充分的战士
们一扫疲惫，个个精神饱满地走上
了长安街。

“我隐约听到了喇叭里传来毛
主席的声音，广场上一下就沸腾
了。” 郑秀桐说，短短几分钟，他
所在的方队走过天安门，在扭头敬
礼的一刹那，他远远看到了天安门
城楼上的毛主席正朝队伍挥手致
意。”那一幕，他终生难忘。

1950年，郑秀桐随部队开赴朝
鲜，从北京丰台踏上了前往朝鲜的
火车。两天后，到达朝鲜。

起初，他在坦克第一师司令部
做通讯员，后来改编到运输营 3连
1班负责运输坦克炮弹、军粮等物
资。每次运输，他都会和另一名战
友开车将炮弹等物资，从安东运送

到“三八线”附近，为前线部队做
战备补给。

“当时的运输路线被敌人炸得
坑坑洼洼，运输车辆必须进行伪
装，车上插满了树枝、树叶，车身
抹了黄泥，车灯也都装上了防空罩
……”他说。

白天，敌军的飞机轰炸不停，
夜晚，敌军休息了，志愿军部队的
车辆才拉着炮弹摸黑前进。“有一
次，被敌军发现了，飞机一下子飞
了过来，炮弹在身边‘隆隆’爆
炸，司机拼了命地往前开，躲进山
里头隐蔽起来。”郑秀桐老人说，
但还是有不少战友牺牲了。

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鸭绿
江大桥被敌机炸毁后，志愿军战士
很快就用木头捆绑在一起，临时搭
建起一座木头桥，以便运输炮弹等
物资的车辆通过。“行驶在木桥
上，即使知道前面就是敌人枪林弹
雨的攻击，也没有人退缩。我们当
时就想，快点把炮弹运送到前线
去！”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郑秀桐经
过重重考验，磨炼了坚强的意志。
由于表现优异，他成为当时所在连
队里唯一一个受到三等功嘉奖的士
兵。

1953 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后，郑秀桐随部队回国，被分配到
甘肃省工作。1962年，由于家庭原
因，郑秀桐解甲归田，回到老家。
如今，每每看见电视上播出关于抗
美援朝的节目，老人都激动不已，
尤其是看见战士牺牲在战场时，他
更禁不住落泪。

“每次看到这情景，我都会想
起曾经的那些战友，很多已经牺牲
在了战场上，有的也失去了联
系。”他说，虽然曾经那段岁月很
艰苦，但是如今回想起来，再苦再
累都值得。

郑秀桐郑秀桐郑秀桐
参加过开国大典参加过开国大典参加过开国大典
杨静然 高 箐 李冠达

盐山县韩集镇南马庄村，有位
93岁的老人马秀云。参加过解放战
争，至今体内还有弹片。虽然这些
残留的弹片常会令他疼痛，但他一
直自豪地认为，那是他一生的荣
光。

马秀云出生时，正是国共内战
时期，年幼的马秀云目睹了战争的
阴云，7岁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
蹄又踏进了他的家乡。他的父亲马
学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
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学胜的家
也就成了附近党员干部的临时党支
部。盐山、孟村一带的共产党领导
人王俊锋、刘格平、仉洪印等经常
在南马庄村召开会议，研究作战方
案。少年马秀云受父亲的影响，担
负起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的任务。

在一次伏击战中，马秀云的爷
爷被日寇打死，四爷爷被日军活
埋。马秀云泣血立誓，要为死去的
两个爷爷报仇。采访中，提起家仇
国恨，老人热泪盈眶，情绪非常激
动，看得出，这种仇恨是老人一辈
子的痛。

1944年1月，刚满18周岁的马
秀云加入冀鲁边区海防支队，驻防
歧口，担任政委席华亭的警卫员。
后加入通信排，先后参加歧口、羊
二庄、小山等地的对日作战，总共
歼灭日军七八名，缴获步枪一支。
在杨二庄战役中，他的右腿被日寇
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身上多处
受伤，至今体内还有作战时留下的
弹片。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重兵
围剿歧口根据地，马秀云在掩护一
名群众时，一枚炮弹呼啸而来，他

临危不乱，果断将群众推倒隐蔽。
幸运的是，自己受了轻伤，无碍大
事。

1947年，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马秀云复员回乡务农，先后在村
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办企业厂
长和后李区专职干部。

老人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奉
公，爱憎分明，光明磊落，坚决抵
制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他先后获
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
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和“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各一枚，
中共沧州市委组织部颁发的“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周年”纪
念章一枚。老人如今暮年，儿孙满
堂，生活幸福，经常给孩子们讲述
战争故事，教育后代，不畏艰苦，
感念党恩。

马秀云马秀云马秀云
弹片留在身体里弹片留在身体里弹片留在身体里
齐斐斐 王洪盛

一天一宿步行 90 多公里，
双 脚 都 是 肿 的 。 为 了 完 成 任
务，他经常在黑夜穿越火线，
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讲述者叫于东林， 90 岁，
盐山县西门外村人。1948 年参
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野
战军某部战士。在盐山县韩沙
洲村换上军装，直奔济南，参
加了济南战役。战役结束后，
又跟随部队南下参加了淮海战
役和渡江战役。参加上海战役
后，于东林成为一名通信员。
凭着机敏、勇敢，他将通信员
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跟战友
们一起多次出色完成了组织交
代的任务。

1950 年 6 月 朝 鲜 战 争 爆
发，作为第二批入朝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于东林从泰安坐火
车到达丹东，跨过鸭绿江，入
朝作战。于东林所在部队为中
国人民志愿军第 27 军 238 团。
当时 238 团入朝第一战邂逅的
竟然是美陆军第一骑兵师 （号
称美军第一王牌师），战斗打得
很艰难，人员伤亡惨重。后来
国内补充兵员，在非常艰难的
情况下取得胜利。

有一次相遇“联合国军”，
敌人分散转移进山，于东林所
在的部队进行地毯式搜索。敌
军眼看不敌，投降后竟然拿着
志愿军的政策宣传单，知道我
军优待俘虏，不虞性命之危。
就在那次，志愿军缴获了敌人
大量武器，俘虏了多名敌人。

后期，于东林所在团参与
了攻打敌军飞机场、狙击联合
国军空降兵的重要任务。敌人
用的基本上是半自动步枪，而
志 愿 军 大 多 用 的 还 是 老 式 步
枪。志愿军运用游击战、夜袭

战等经典战法袭击敌人，艰难
地取得一步步胜利。

面对自然环境恶劣、后勤补
给困难、武器落后等重重困难，
于东林和战友们没有退缩，渴了
喝口雪水，困了在冰寒刺骨的雪
窝里倒头就睡。作为通信员，那
个时候靠两条腿走路送信，一天
一宿能走上 90多公里，双脚肿得
像面包一样。那时，他还经常在
黑夜穿越火线，通过封锁口，有
时候只能从尸体上爬过去，身上
沾满了血迹，且随时都会有生命
危险。

战场上瞬息万变，往往去
的 时 候 是 一 个 灯 火 通 明 的 村
庄 ， 回 来 时 却 变 成 了 残 垣 断
壁。一次，于东林完成任务返
回 团 部 的 途 中 ， 经 过 一 片 废
墟，发现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
围着早已死去多时的妈妈找奶
吃。于东林看着可怜，抱起孩
子找到当地的朝鲜人，把孩子

托付给他们，保全了一个小生
命……

于东林入朝陆续参加了 5次
战役，可谓九死一生。当问起
老人：“当时不怕死吗？”老人
淡淡地回答说：“当时的人呐，
就一个思想，你消灭敌人，就
是 保 存 自 己 ； 你 消 灭 不 了 敌
人，就保存不了自己……”

战斗的日子很艰苦，但是
志愿军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
熬过了那段硝烟弥漫的日子。
1952 年，于东林随志愿军返回
国内，曾到某步兵学院深造学
习。1954 年，因病退伍。回到
老家盐山后，在县电信局兢兢
业业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个入
党几十年的老兵，一辈子都在
为国家奉献。“一次从军，终身
光荣，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当
年的历史，更不会忘记从硝烟
中走出的人。”说这话时，于东
林老人目光坚定。

于东林：通信兵一天行走90公里
齐斐斐 王洪盛

刚见到崔树喜时，老人家正
坐在外间屋的小马扎上慈祥地
看自己养的一窝小兔子。老人
的房间不算大，陈设简单，但
桌上的一张黑白照片格外引人
注目，照片中的年轻人浓眉大
眼，英俊帅气，那是他年轻时
的模样。

老人是南皮县刘八里乡八里
台村人，虽然已 88 岁，但身板
还很硬朗，精神矍铄，举手投
足间仍有老军人的飒爽风姿。

老人说，那张黑白照片就是
在参军入伍前夕照的，当时还
不满 20 岁。那年是 1952 年，11
月初，县里掀起一股参军援朝
热潮，血气方刚的他积极报了
名。入伍后他们这批新兵也没
进行严格训练，只学了一句简

单的英语 （缴枪不杀） 就坐上
火车到达安东，又从安东坐车
进入了朝鲜。战后，才知道他
们是上甘岭战役鏖战正酣时紧
急补充的 4000名新兵。

入朝后，他被编在 409 团，
连长叫温敬华。当时他们连驻
在上甘岭附近的小帽山。整整
一个白天，美军的炮火不间断
轰炸，全连四个排只能分散隐
蔽在几个坑洞里。老人怕我们
不懂什么是坑洞，站起来打着
手势说，坑洞就是依托地形挖
的山洞，一个坑洞差不多能容
纳一个排，当时他们排 48 个
人。如果没有坑洞，在美军那
么密集的炮火下，志愿军很难
站住阵脚。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害怕
吗？”老人笑了笑用标准的南皮
话说：“害嘛怕啊，全都是抱着
冲锋枪等着拼命。”

说着，老人先做了个抱枪的
姿势，又拿手比划了一个圆圈
说：“冲锋枪是苏联制造的，4
个子弹盘，一盘子弹 74 发，一
搂火就一大梭子，解气痛快！”

老人说，坑洞里很潮湿，洞
顶老是漏水，这个漏水不是普
通山洞那种漏水，是坑洞上方
有 孔 隙 ， 从 那 孔 缝 里 往 下 渗
水 。 这 水 从 哪 来 的 ， 能 不 能
喝 ， 谁 也 不 知 道 ， 也 没 人 敢
喝。但是那水老是滴滴答答地
掉，也怪让人瘆得慌。一次，
趁着美国人炮火稍微减弱喘口
气的空儿，排长让一个战士拿

苫布去洞顶苫一下，不成想这
名战士刚到上边展开苫布，美
国鬼子的飞机就来了。美军飞
机一见这儿有坑洞，便不停地
扔开了炸弹，眨眼间，坑洞就
塌了，一个排的战友全被埋在
了碎石头下，几位战友因此牺
牲。老人说到这儿，眼里溢出
了泪花。

就这样，他们被转移到了后
方医院。在医院里住了 4天，发
现腿没断，也没有其他大伤，
还能跑，他也没跟院长打招呼
就又跑回到了前方。这次他赶
上了上甘岭战役最后一仗。

“当时美军就跟疯了一样，
先是飞机大炮，然后步兵跟着
坦克往志愿军阵地上扑，当时
志愿军已经从前期的作战中总
结了减少伤亡的经验，那就是
不在狭小的阵地上一次摆上很
多兵力，一个火力点上两三个
人 ， 哪 个 火 力 点 上 的 人 牺 牲
了，就派人顶上去。这一场恶
战 打 下 来 ， 全 连 就 剩 下 4 个
人。”老人说，现在一闭上眼，
还经常看到连长温敬华眼望着
战士们的一具具遗体大声痛哭
的样子。

1957 年 初 冬 ， 崔 树 喜 回
国，而后退役，回家一直务农。

采访结束时，老人颤颤巍巍
地拿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联合颁发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入朝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
挂在胸前，眼里沁满泪水，心
中无限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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